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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
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
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
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
报款61倍或8倍的大奖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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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T+D，玩的就是心跳
从2009年年底开始，在上海黄金交

易所存在的交易品种可以通过商业银行
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始办理AU T+
D。什么是AU T+D呢？简单地说，AU
是黄金的代码，这是它的英文缩写，中文
的意思是递延交割业务。T就是限制今
日，T+D是指可以延期交割，D可以指任
意天数。比如说，相对于交易当天，D是
延期，延期两天就是T+2，三天就是T+3。

AU T+D是现货交易业务，以保证
金的方式来交易，有杠杆在其中，可以放
大您的资金和交易量。现在保证金的倍
数是在10%到20%，说得简单一些就是，
我拿 10%的 10万块钱，可以买 100万的
黄金。

如果按大类说，一类是账户黄金交
易，另一类是实物黄金交易。账户黄金
就是指现在商业银行开办的纸黄金业
务，它属于账户黄金，即我们看不到黄
金，黄金只不过是个跳来跳去不断波动
的数字。

实物黄金，顾名思义，是指金条、金
币等，也包括有代理实物黄金交易，比如
商业银行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
报价和交易时段是以上海黄金交易所为
准。同时，黄金递延交割这个业务，也是
代理实物黄金交易的其中一类，但它是
一个合法的、可以利用杠杆交易的品种。

比如说，我打算做一个T+2的业务，
首先肯定得在商业银行开户，而在开户
之前，因为它是有杠杆投资的一个交易
品种，需要先对投资者进行风险评估。
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银行为个
人客户开办业务之前，是会对他有一个

初步的评估的。
如果投资黄金的话，一定要具备一

定的金融知识，因为做杠杆交易是一项
相当刺激的运动，所以说对身体或者心
理承受能力要求比较高，此外，还要求具
备较高的学历。可能不少投资者听了这
么一番话，对黄金递延交易就望而却步
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说它还是有投资优
势的，大家可以循序渐进，然后逐步接
触、采取这一投资方式。

因为黄金递延交易与账户金、纸黄
金交易比较类似，它的交易时段也基本
覆盖了全天。纸黄金交易应该说比黄金
递延交易的风险低，而且也比它的门槛
低。所以，如果大家对黄金AU T+D交
易感兴趣的话，而且之前没有做过类似
投资的话，我建议一定还是要先从纸黄
金入手，循序渐进，先对黄金的价值走势
等一些规律和专业知识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再着手开展黄金T+D的交易。

我还要再次提醒大家，这种有杠杆
的投资项目风险是非常大的，入市一定
要谨慎！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说“只选

对的，不选贵的”，其实做投资同样如
此。不能说哪个收益大就去投资哪个，
而是要真正分析我们自身的需求、资产
构成和风险偏好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黄
金投资方式。

从投资黄金，到纸黄金、T+D业务，
它们的风险程度是递增的，这些产品的
风险要和投资者自身所具备的风险偏好
匹配才行。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投资实物黄

金应该说风险相对最小。您就可以先从
投资黄金开始做起，从买金条开始做起，
毕竟在我手里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金条
或者金块，但它的变现或者回购的渠道，
相对没有另外两种交易方式那么方便。
我觉得实物黄金在这方面有点像房产投
资，就是说在金价涨的时候或在房价涨
的时候，心里很高兴，但是您不会因为仅
仅涨了 2%或 3%就把它抛出去，卖掉。
同样，在下跌时，可能也觉得自己资产在
缩水，有点心疼，但是因为变现流动性的
限制，您也不会因为一点点下跌，就把它
抛出，然后变成实际的亏损。当您在亏
了 10%或 20%的时候，都会觉得手里还
是有一块黄灿灿的金条，或者说有一套
房子，心里相对会比较好受一些。所以我
觉得实物黄金的投资风险应该是最小。

其次，我个人觉得纸黄金可以适当
涉及一些，因为它和我们银行账户是直
接挂钩的，而且它的手续费很便宜，不存
在杠杆，您所承担的风险会相对较小。

如果您想做T+D业务，除了要锻炼
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强壮的心脏之
外，还要储备一点，就是把您家里其他的
资产，放到一个有保障的账户里去，做好
守门员，以防不时之需。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
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

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
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
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
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
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生财
之道

江湖
传奇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
中，与身边的亲人、爱人、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以及她从
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

23

米粒儿将秦琼送自己的
化妆品转送给了老范

老范说：“别，还钱不着
急。你刚在哈尔滨扎根，用
钱的地方多的是。”“不，雷
哥，你家里也不宽裕，我知道
你能从家里弄出钱来给我住
院，没少花心思。我尽快挣
钱还你，不让你为难。”老范
一阵踌躇，最后抽了几张：

“你挣钱了怎么也得往家寄
点儿，孝敬孝敬父母。你身
子也得养，我先拿三百吧。
你挣多了再多还。”

米粒儿心里一热，接着
说：“那……我送你件礼物。”说完把化妆品递给老范，老范从
米粒儿手里接过来一看，愣了：“化妆品？我哪用得上这玩意
儿？”米粒儿说：“给嫂子使吧，美白、去皱，好使。”“她一媒婆见
天都见单身的离异的，要那么好使干啥？你买的？”“反正不是
捡的。雷哥，你一定收着。”

老范仔细瞅瞅说：“这玩意不便宜啊！要不顶你借我那
钱，算你还我的。”“还钱？”老范认真地点点头：“嗯！这玩意
儿多少钱，我就找给你多少钱的医院收据。等回家我就把
这送给你嫂子，顶账！堵窟窿！”米粒儿犹豫，老范追问：“发
票呢？”

老范再三催促，米粒儿无奈，只得回头又找秦琼，说：
“秦大厨，你送我那东西的发票，给我行吗？”秦琼乐呵呵地
把发票一递，说：“太行了！别看价格，那对秦哥都不叫钱。”
米粒儿一看发票一惊：“六百多呢？！”秦琼更加得意：“都是
一片心啊……”

送走米粒儿，秦琼沉浸在无限遐想中，心说花钱就是掏心
啊，我心在这儿摆着呢，我这么灼热的一颗成熟稳重的男人
心，写在六百八十块钱的发票上，还融化不了一个小米粒儿？

想到得意处，不觉嘴都咧开了，忽然见老范一手打电话
一手拎着一个很鲜艳很眼熟的粉红色包装袋进来。老范还
跟小婉在那儿逗呢：“领导，晚上准时到家不？”小婉在那边
说：“不回家我去哪儿啊？”“晚上我给你一个惊喜！”“啥惊喜
啊？”“你猜！不对，再猜……还不对！哈哈哈……”秦琼奇
怪地看着老范。老范放下包装袋出去，继续讲着电话，无视
秦琼：“还剩三次机会……你再猜。老惊喜了。”

秦琼见老范一走，一下子蹦起来，只见那粉红色包装袋，
赫然就是自己买给小米的化妆品，顿时像被定住了一样。

老范走到门外还在乐呵呵地磨嘴皮子：“不对。按
说我都不该提前告诉你，看你这么迫切想知道，我就透露
一点点……这不天热了吗？咱得注重保养，我送你一套护
肤品，全套的……不贵，才六百八！”丁小婉吓了一跳：“六百
八？你不过了？哎呀这败家玩意，晚上回家再收拾你。”

小婉挂了电话，自言自语，嘴上说得严厉，语气里却全
是甜蜜：“这个死老范，不年不节的花六百八给我买套护肤
品！你说这不钱多了烧的吗？”有人搭腔:“雷哥好浪漫哦！”
小婉一撇嘴：“浪漫啥？浪漫当饭吃啊？我这人老珠黄的还
用那么贵的化妆品，那不糟践吗？”“哎哟小婉姐，您可一点
儿不老！上回咱俩在大街上人家还以为你是我妹妹呢！”婚
介所的员工跟她贫嘴。小婉笑嗔：“呸！越说越没边儿了。
这老范，咋寻思的啊……”心里着实觉得安慰。

老范打完电话，回到储藏间，只见秦琼横眉冷对，粉红
色的包装袋已经被打开了，精美的护肤品暴露在光天化日
之下。老范直皱眉头：“哎呀，这也太不讲究了，私人物品咋
能随便拆呢？这要是信的话你就犯法了。”秦琼气不打一处
来：“我犯法？私人物品？这东西谁的？”“这话问的，我刚提
溜进来的，在这儿放放，下班拿走，当然是我的。”

秦琼厉声道：“这护肤品是我的！”老范正色说：“秦大
厨，这你就不对了，你要喜欢，你可以自己买，但你不能看着
人家东西好就说是自己的。这不是土匪作风吗？”秦琼气急
败坏：“这东西就是我买的！六百八！”

“挺熟悉行情啊，价钱都知道？可这也不能说明啥啊，
我还知道一辆宝马一百万呢，那也不是我的啊。”“这就是我
的！我昨天出去买的，那不还让你逮住了吗？这东西成本
六百八，我交了四十的罚款，回来打个三轮十块，喝瓶水一
块五，一共七百三十一块五的东西！我的！”老范不紧不慢：

“别着急，别上火。秦大厨，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这东西就
值六百八，没别的搭头。”秦琼不知说啥好了，就一句：“我买
的！”老范慢悠悠地：“秦大厨，你眼红我这么贵的化妆品就
想占为己有？我有老婆的人，我咬咬牙出出血哄老婆高兴，
你买化妆品干啥？打算送谁啊？”

把秦琼憋得不轻，团团转，干着急。 27

凤儿从很小就知道男人都喜欢她
凤儿第二天去上学了，完全是为了

柳天赐那一天的串门走户不至于完全白
搭。她知道柳天赐喜欢她。凤儿从很小
就知道男人都喜欢她。

这一天她拿出一双新袜垫，往天赐
面前一搁，问他：“你要吗？”她眼睛明明

问 的 不 是 袜
垫。那年她十
七岁。天赐把
袜垫接过去，脸
红得成了雄鸡
冠子。

过了几天，
天赐的父母就
请媒人到徐家
来了。徐孝甫
没有儿子，就凤
儿和一个远嫁
的姐姐凤品，他
是把凤儿当儿
子养的，所以婚

事不能太凑合。柳家答应了徐孝甫。把
婚事推到了第二年秋天。而开了春的一
天，徐孝甫带着凤儿乘了两站路火车，又
赶了十多里旱路，说是要见一个老家开
封来的乡亲。

走过一片杂树林子，父亲说他得歇
歇脚。

“那晚上和你陆叔敲疙瘩，撞了鬼，叫
人逮着了……”父亲说。徐孝甫把前后向
凤儿说了：他中了埋伏。中了丘八的埋
伏。某个丘八大官暗中盯上了他。螳螂
捕蝉，黄雀在后。“你爸的脑袋没让他们敲
了疙瘩，全仰仗你爸这点手艺……”

逮徐孝甫的人要他答应去敲一个疙
瘩，不然就让他在牢里住下去。凤儿明
白父亲带她出来的目的原来在于此。听
姐姐凤品说过，凤儿六岁就是父亲盗墓

的帮手，只是凤儿自己不知道。六岁时
她站在田间一个小丘上，突然头晕目眩，
身体化成水似的软，动弹不了。父亲见
她小脸青了，赶紧踩着满地红薯秧跑过
去，她却已经昏死过去。抱住她很久，她
才有了阳气。问她怎么了，她说好像给
陷进去，直往下落，下头黑漆漆的，没个
底。徐孝甫在凤儿待过的地方琢磨了半
天，到了晚上他想明白了。他听老人说
过，阴气最重的人一站上坟头就接上了
墓道的阴气，就会发癔症。墓越古，癔症
发得越厉害。姐姐凤品告诉妹妹，父亲
就从她站着头晕的地方下了洛阳铲，挖
出了个汉代古墓，可惜给盗过了。从此
父亲相信凤儿是个带三分鬼气的闺女。

“您是要我给您再昏死一回？”凤儿
笑眯眯地逗父亲玩。“凤儿，小姑奶奶，爸
才求过你几回？拿得准的事，爸啥时劳
你姑奶奶的驾？”

父女俩在镇上找了个店住下来，佯
装出去各村跑着收购桐油籽。俩人知道
那个跟踪的人就在不远处，所以话也不
多说。徐孝甫按他预先算好的地脉、水
脉、石脉，再来看山坡态势。大凡造墓，
最好的地势是坐北朝南的罗圈椅地势。
徐孝甫看了一阵，发现山梁在山凹后面，
隐隐约约是个美人榻。他把方位框定下
来，然后开始细细察看树群。凤儿突然
发现自己对父亲正做的事深深着迷。

“是个娘娘？”凤儿问。“二品巡抚夫
人。”父亲回答。“啥时葬的？”“明朝宣德
五年。”

父女俩转悠了两天，徐孝甫不时停
下来，看看女儿，凤儿的脸色好好的，不
是和阴间接上气息的样子。“别看了，我
头不晕。”凤儿揶揄地说。

又找了一天，那个盯梢的人都腻味
了，从暗处跑出来，也不再装扮盐贩子，
肚皮上掖的两把盒子炮都露了出来。这

回是他说：“回吧？”他虽然是在问父女
俩，样子是没商量的。

回到陆家坡村，徐孝甫还是自己和
自己过不去，隔一会儿就问一句：“会是
我估算错了？”“爸，你说盗墓是不是也和
抽大烟似的？有瘾？”凤儿这时并不是在
拿父亲取乐，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在下洛
阳铲启出土的时候，心在腔膛里跳得锣
鼓喧天。难怪人说偷东西的人和偷情的
人都不是只图偷到了什么；只要去偷，就
有乐子了。

第二天听说柳天赐中了壮丁签。刚
刚做了教师的天赐按说是免役的。凤儿
把父亲为她准备的嫁妆钱全拿了出来，
准备托保长去行贿。保长跟凤儿说，假
如她的那点大洋就够打点，事情就简单
了。他暗示柳天赐碍了一个大老总的
事，这才要破例拿他去充军。

柳天赐要随军队开拔的头天黄昏，
凤儿见到了他。“天赐哥！”凤儿突然拉住
他的手，“为我，你瞅个冷子就跑，啊？”天
赐答应了她。

天赐走后的第二天下午，凤儿从染
坊取了布回来，见家门口停着一辆四骡
大车。凤儿愣住了。这时她才看见八仙
桌一侧坐着的一个穿戴豪华的胖女子，
另一边坐着徐孝甫。“凤儿，这是张大
娘。”父亲对女儿说。“她是谁的大娘？”凤
儿的嘴很利。“难怪赵旅长见了凤姑娘就
茶饭不思……你瞧这鼻子是鼻子，眼睛
是眼睛，长绝了！”

原来这胖胖的女二流子是个媒婆。
“走错门了吧您？！”凤儿说。“赵旅长知道你
那个姓柳的孩子充了军了……”那个老保
长的话应验了。赵元庚，赵元庚，她怎么
惹他了？！他先算计父亲，再坑害天赐。

凤儿把聘礼一件件提溜到大门外。
张大娘跟前跟后，陪着她进门出
门，嘴不停地劝她别犯糊涂……

李南李南 著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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